
【題目】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簡介 
◎宋澤萊 

※之一：網路上某人簡介《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的一篇文章 
網址：https://mypaper.pchome.com.tw/pheretima/post/1237651830 
 
號稱是台灣本土魔幻小說。是宋澤萊先生在1994年的作品，充滿了那個年代的
台灣政治社會的狀況。故事地點發生在中部的A市。故事的開場發生在一個暴風
雨夜中的火車站，值夜的站長赫然發現他的車站一夜之間被無數蝙蝠所盤據，而
其中竟然有一如小熊般大小的血紅色蝙蝠，在驚慌的警方攻堅無效中，火車站竟
然被蝙蝠帶至空中，接著在蝙蝠的圍繞中臨空消失。而人民竟然相信火車站是被
KMT(這不用說是啥了吧，整部小說中都是用這三個字稱之)。正時值市長選舉，其
中一位候選人被人幹掉掛在竹子頂上，人心惶惶，但是另外的一位候選人-彭少
強儘管被認為是這次謀殺的主使者，但是依然以非常少的票數當選了市長。所有
A市有名望的術法師通靈師聚集在一間小廟裡對談，赫然發現彭少強力量已經侵
入整個A市的五術界，不但各個擊破了這些術法師。而彭少強更是A市最大的黑道
老大，再加上KMT的支持。彭少強在政治，宗教以及武力上都在A市成為無人能敵
的邪惡勢力。彭少強生得俊俏小生，白裡透紅，，而且藝術涵養極高，他的身邊圍
繞著一種紅色的靈力，在他的就職大典時，三隻血紅色的動物以珍貴稀有的動物
展示，那正是血色蝙蝠。而彭少強昔日的國中老師唐天養，將是A市存亡的關鍵。
唐天養是退休教師，主持著妻家的服飾店，晚上也到社區大學教易經，也是一個
具有聖靈的人物，可以幫人治病。彭少強本欲拉攏唐天養卻被拒絕，想不到唐天
養因此竟然被血色蝙蝠及彭少強暗算，聞到一種醉人迷香而日益衰弱。不得已，
只得上山尋找羅神父，一個來台傳教的神父，一個擁有強大聖靈守護的信徒。他
帶著唐天養，運用銀星葉與銀球果，找到了被藏到山中的火車站，如今以變成邪
惡的大本營，經過一番苦戰，羅神父終於消滅了山中撒旦的化身，而彭少強也於
是日夜裡，在一場槍戰中死去。 
● 
六百大大評的很有趣，若是扣除掉政治社會背景的陳述，整個故事似乎就是一個
基督教聖者消滅邪惡撒旦分身的故事。但是其實若是有看過宋澤萊先生的序文，
就可以明白整部血色蝙蝠的城市其實就是他自己內心的思想戰爭。而唐天養幾
乎就是他在小說中的替身，都是教師出身，而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信仰歷程都是如
此的相似。由台灣傳統的薩滿宗教(shaman)出發，歷經中國傳統的易經玄學，氣
功，西方尼采哲學(以唐天養與彭少強的對談反應)，原始佛教，最後歸至於一種異
端的基督教(絕無不敬之意，只是一種區別)，一種唯心論的基督教，一種上帝的威
能-聖靈可以如同氣在身體中流動的基督教，而這種聖靈，如同羅神父或是唐天
養在書中所做的，甚至可以經由身體的觸摸而傳遞給別人，而治療疾病。(不要以
為這在現實中是一種基督教的邪教，因為很多在美國享有盛名的，舉辦盛大佈道
大會的名牧師們，很多人都是玩這套的)。一個知識份子在宗教信仰中的思索歷
程，他對於各種宗教的信仰與轉變，其實是很有趣的課題。或許要一個人自渡真
的很難呀，有個一個神在心裡支持著，讓人敬愛與景仰，讓人接受規範與依托，
我想真的是一條安頓身心的方便法門。只要是能夠讓一個人可以面對人生的困
境時產生力量，可以心平氣和面對生活，我都相信這樣的宗教是偉大的。 
● 
或許你可以不接受作者的信仰觀點，但是一個以九零年代台灣社會為背景的，具
有濃濃中台灣味道的魔幻除魔故事，在作者的筆下顯得生動精采，即使是當作消
遣，也是深具娛樂性的一本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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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宋澤萊本人也寫過一篇深談魔幻寫實主義小說與《血色蝙蝠
降臨的城市》特色的文章，目前在底下的網址還找得到這篇文章： 
https://luis4949.pixnet.net/blog/post/37240064 
 
【題目】深談魔幻寫實主義小說──並論《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 》 ◎宋澤萊 

1、魔幻寫實小說的種類不一 
今天我們都說魔幻寫實起源於拉丁美洲，並且很容易就說出幾個有名的作家的
名字。但是事上不是這樣，在這些拉美作家出現以前就有人寫作這一類的小說，
比如卡夫卡，他寫了一篇叫做《綠龍的造訪》的小說，很短，我把他抄在底下： 
門開了，綠色的龍進入房間裡，精力充沛，兩邊圓滾滾的沒有足，用全部下部挪
動進來。我請他全身進來，他表示遺憾說，他太長了，所以沒法辦到。於是不得不
讓門就這麼開著，這是夠難受的。他半不好意思，半帶狡猾地微笑著，開始說道：
「由於你的渴望的感召，我從遠方爬了過來，我身體下面都已擦傷了，可是我情
願。我樂意前來，樂意向你展示我。」 
短短的，就這些字，很吸引人，可以是童話，也可以說是想像小說。總之，我們很
想要更進一步了解接下去的情節，可惜就只這麼短。當然這可算是一篇沒有寫完
的小說，卡夫卡生前留下一些筆記，有很多是這種沒寫完的故事。這篇《綠龍的故
事》後來被卡爾維諾拿去寫了一篇完整的小說，十分精彩，當然，不論卡夫卡或卡
爾維諾的龍的故事，在某個角度來說都屬於魔幻寫實說。 
這就是說，在拉美的魔幻寫實小說出現之後之前，都有人寫魔幻小說。 
剛剛我所舉的《綠龍的故事》，是屬於想像的魔幻小說，所謂想像是指他的魔幻部
分是靠想像而來的，作家縱情於想像中，創造了不是現實的情節，看起來是超越
現實的。馬奎茲的魔幻寫實小說的非寫實部分也大半是想像的﹝雖然他一直和別
人爭辯說一切都是真實﹞，我舉他的一篇名作，叫做《伊莎貝的獨白：在麥干度看
雨》來說明，故事濃縮如下： 
星期天早上沒有人猜到會下雨，但一陣強風刮起地上的塵埃之後，風雨就來了。 
星期天下午，伊莎貝和繼母坐在陽台欄杆旁，高興的想著在炎夏飽受乾旱的迷迭
香和五加花可以在雨中復甦了。父親津津有味的吃午餐表示以後會是充沛的雨
天。 
下午，雨下個不停，大家一致凝神聽雨，不知不覺，雨深深的滲入了感官之中。星
期一大清早，天井吹來冰寒刺骨的冷風，花園粗鬆的棕土一夕之間變成黑色柔軟
的東西，看來像廉價肥皂。花盆也湧出水，繼母不再微笑。雨愈來愈濃密，成了巨
大的雨樹。 
星期日下午，父親不再談雨，坐在陽台的欄杆旁，腳踏在一張椅子上，看著空洞
的花園。星期日傍晚，父親拒絕吃飯，開口說天氣永遠不會放晴了。伊莎貝看到
父親疼痛著脊骨，眼睛憂傷，迷失在一個雨的迷宮裡。 
星期一又是整天下雨，伊莎貝的心中湧現不滿，他就快要分娩了，他的丈夫馬丹
在他身旁的椅子坐著，說這雨使他煩悶。 
星期二早晨，他們在花園裡找到一頭牛，牠固執叛逆的呆站著，蹄埋在泥裡，頭
垂得很低，人們用木棍趕牠，拿磚塊扔牠，牠仍在大雨中站著。 
星期二晚上，雨水像一件束著心房的屍衣，使人隱隱作痛。天氣變得又冷又熱，
雙腳在鞋裡冒汗。屋子裡的一切活動都停止了，坐在廊道中，不再聽到雨下降的
聲音，只見迷霧中樹的側影。他們自從星期一就沒有正式吃過一餐，伊莎貝感到
自從那以後就沒有再思想了。他們癱瘓了，被雨麻醉了，順從而屈服於大自然的
崩潰下。那隻牛的前腿彎曲了，絕望地抬起他黑亮的屁股，把鼻子埋在泥裡，倒
在地上。 
星期三，當伊莎貝走到客廳，發現工人把家具都推到牆邊，屋裡亂糟糟，工人也
因雨水而受到挫折。伊莎貝漫無方向到處跑，意志力消失了，感到自己變成一片
空漠的平原，上頭佈滿潮濕黑暗的可憎植物。此時屋裡已氾濫一層的水。 
星期三黃昏提早在下午三點鐘來臨，傳來教堂被水淹沒，火車的路軌被沖毀，一
個病婦從床上失蹤而後屍體漂浮在天井中的息。恐懼和洪水使伊莎貝緊張萬分，
他坐在搖椅上，凝視朦朧的凶兆。繼母說洪水沖開了墳墓，可憐的死人們都漂浮
在墓園中。那夜伊莎貝只短短睡一會，因為漂浮的死屍的酸腐味將她驚醒。 
星期四黎明時，味道消失，距離感也消失了，自從前天，時間觀念變混淆了，他們
根本就沒有星期四，日子已是一團膠狀的固體，你可以一手推開便達到星期五。 
下一天的氣氛然一樣，沒有顏色，沒有氣味，沒有溫度，她醒來，跳下床坐在椅子
上，而後聽見火車的聲音，她想某些地方已放晴了，她的感官全失去力量了，她
發現自己已躺下來，感到無邊的空虛，屋子裡出奇的靜態。她忽然想到：我死了！
神啊，我死了！ 
各位注意，這篇小說其實是寫伊莎貝這個小姐在大水氾濫中的死亡過程，這個過
程是連續狀態的，由生過度到死，其實這個小姐在發現自己死亡以前，早就死了
，只是她沒有提早警覺到而已。整篇文章魔幻味道很強烈，好像一篇夢遊者的報
告一樣。我為什麼說她是一篇幻想的魔幻現實小說呢？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死過，
死亡的情況我們很難知道，只有一面靠想像，一面又根據大水經驗，虛虛實實混
在一塊寫出來。 
第二類的魔幻寫實是基於一種寓意或是象徵而產生的，就是作者寫個不可思議
的故事，也是虛虛實實交織運用，但其中有作者的深意。比如卡夫卡最有名的短
篇小說《蛻變》也可以說是魔幻寫實小說，這篇小說一開頭就寫男主角一早醒來，
發現他已經變成一隻大甲蟲，和所有的人斷絕了交流的可能性，成了一種孤立的
存在。她的大長篇《城堡》也一樣，故事的主人翁一直要進入城堡，但不得其門而
入，被這個世界所拒絕。所有這些故事都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上，不是發生於某個
仙境上，人物也是凡人，不是英雄，也沒有旋天轉地的能力。它發生在日常生活
上，所以用寫實的技法寫。但卡夫卡用這些故事來呈現人類的孤立、無法溝通的
窘境，是有寓意的。 
我再舉一位巴西的作家祖奧‧居馬雷斯‧盧沙﹝J‧G‧ROSA﹞的短篇作品《河之第三岸》
來說明，濃縮如下： 
我的父親是個誠實可靠，井井有條的人。他並不比別人更愉快，也不更沮喪，但
他是沉默的。家裡大小則有母親管理。 
有一天，父親開口叫人給他造一艘獨木舟。 
這不是鬧著玩的，因為獨木舟是精選的木材造成，可以在水中支持二、三十年。
我們家離開河還近，大概4分之1哩左右，河床寬敞，河水深邃平靜，闊到看不清
對岸。 
獨木舟造好的那天，父親戴起他的帽子說再會，既不歡愉也不在意。不帶什麼，
也沒有給我們什麼勸告，母親意外的沒有吵鬧，只是站著，臉色蒼白得像幽靈。 
我跟在父親後面走幾步，他回頭看看我，給我祝福，揮揮手要我回去。然後他上
了獨木舟，解開了繫繩，開始划，獨木舟始開去，他的影子又長又狹，像一頭鱷
魚。 
父親沒有回來，也沒有到哪裡去，自此以後，他就一直待在河上，總是在獨木舟
之中，沒有離開船半步。可怪的是，父親並沒有遠離，他只是在附近划著船，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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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在岬角，也不停在海灣。為了怕父親餓死，我和母親拿了食物，放在某個地方，
好讓父親拿得到。 
母親希望父親回來，曾請個神父去驅邪，也請兩個士兵去恐嚇父親，可是都沒效
果，父親的船總是划得遠遠的，獨木舟漂浮，看來時而清晰，時而模糊，他拒絕和
任何人交談。 
誰都很難了解父親怎能在外邊忍受那麼多的苦難，日月、太陽、雨水、炎熱、霧
氣、嚴寒、孤獨，頭上永遠戴著舊帽，過了許多年，生命就在這種無意義中溜掉。 
姊姊結婚了，生了小孩要抱給他看，他的獨木舟沒有出現，姊姊遷居了，哥哥也
走了，母親也死了，我沒結婚也老了，父親仍然在獨木舟裡。 
我最後決定呼喚父親回來，跑到河邊，要求取代父親住在獨木舟裡，父親表示歡
迎，但最後，我沒有勇氣逃跑了。 
從此再沒有父親的消息。 
整個故事看起來是荒謬的，但是卻讓我們不敢說這不可能，在這世界上，這種事
是會發生的。故事的真意何在呢？作者一定有他的寓意，只是沒有明白地說出
來。我認為至少這是在寫許多父親與家庭的關係，那種被家庭束縛，又百般無法
把自己整合進家庭中的窘境；同時也揭出兒子對父親若即若離的感覺。當然也可
以放大到指社會、國家、美洲大陸與作者的若即若離的關係。這是寓意的魔幻小
說。 
第三種是哲學化或心理學化的魔幻寫實小說。波赫士的小說有很多都屬這一
類。 
波赫士 有一篇小說叫做《環墟》，寫一個諾斯替較的術士可以用他的夢創造紅髮
青年，他先在夢中塑造這個青年，使之完全，然後用法術使青年活在現實中，青
年人不知道自己只是別人的夢所造成。這位術士當然會擔心青年將來會知道事
情的真相。可是他的擔心是多餘的，不久他發現他住的廢墟焚燒起來了，火焰圍
繞著他，在被火燒死時，他領悟到其實自己也是別人用夢創造出來的人，他的存
在也是幻影罷了。這篇小說就是哲學化了的小說，依我們的哲學推理，創造者之
上必有創造者，層層往上推，永遠都找不到最先的創造者。 
另外它有一篇叫做《波赫士與我》的極短篇，則是心理學化的魔幻寫實小說，我仍
然濃縮如下： 
關於波赫士，我從郵件獲得訊息，也在一份教授委員會，或一本名人辭典見到他
的名字。 
我喜歡更漏、地圖、18世紀印刷術、字源字根、咖啡的味道、史蒂文生的散文，波
赫士也喜歡。 
若說我們之間的關係是敵對的，未免誇大其詞。我讓自己活著，好讓波赫士能寫
他的文學。我是註定會死滅的，只有我的某些片刻會在他的身上流存下去。 
我也依附在波赫士身上，但可惜，在他的書上，能辨認出來的我比其他人的著作
或吉他演奏者更少。 
多年以前我曾經嘗試掙脫他，我的興趣從郊區的神話轉向時間與永恆的遊戲，可
是如今，這些遊戲又變成波赫士的一部份。因此，我的生命是一種逃避，我將失
去一切，遺忘一切，這兒一切都將屬於波赫士。 
我不知道我們當中哪一個寫下了這一頁。 
這篇小說，作者像後現代的心理學家，用多個自我來陳述自己。把自己一分為二
，一個是作家波赫士，一個為非作家的自己，用來辯證雙方的關係，相當有趣，我
們在虛虛實實之間真的感到人生如戲或者是如夢了。 
第四種是傳說或神話的魔幻寫實小說。比較有名的作家是阿斯杜里亞斯，他是
瓜地馬拉的作家，長篇小說《玉米人》就是用當地神話寫成的名著。另外它的《瓜
地馬拉傳說》短篇小說集也很有名，當中有一篇叫做《捉放靈》很有趣，今簡介如
下： 
杏仁樹神父的靈魂是醫治許多疾病的良藥，他的靈分成四個部分，委託給黑、
綠、白、紅四條路帶著，一直通道天涯海角。 
有一次，走得最快的黑路，為了小小的休憩，進了城，穿過廣場，直闖商人聚集的
地方，把杏仁樹神父4分之1的靈魂賣給了無價珠寶商。 
杏仁樹神父知道黑路所作所為後，變成人形，他紅鬚綠裘，抵達一個山谷，牧人
對他的問話，只用是或否回答。 
到城市之後，杏仁樹走到城西，有男男女女，集聚在公眾水池附近盛水，水流入
壺，唧唧有聲。他沿著陰影，終於走到商人住處，杏仁樹就看到他一部份的靈魂
被無價珠寶商放在水晶盒內，用金鎖鎖住。商人抽著菸，杏仁樹趨前，提議用珍
珠二千磅來換回他的4分之1的靈魂。 
商人對杏仁樹荒謬的提議一笑置之，說：不行！ 
杏仁樹又提議用一個湖的翡翠交換，商人微笑，一湖翡翠？不行！ 
又提議替他蓋一座童話的皇宮，也不行！ 
商人說他要用那份靈魂來交換奴隸市場最美麗的女奴。 
無論杏仁樹如何議價，商人就是不答應，因為商人沒有心肝。 
四百日的一年過後，商人自遠方回來，果然帶回來用靈魂交換得來的女奴。同行
的還有一頭可以將密糖變成風信子的花鳥，同時還有一行30個僕人，女奴是全裸
的，長髮結辮如蛇，爬在胸前，直到大腿。商人穿得金光燦爛，30個僕人身後一字
排開。他說將給女奴住在華貴如皇宮的地方，他們將任何事也不做，整天躺在吊
床內，聽那聰明的老婦為他們說故事。 
女奴眺望鄉野，山河默默，遠境愈呈黯淡，天空是寂靜的，鳥兒好像在夢中飛翔，
彷彿缺翅，在刀割不入的死寂裡，可以聽到馬兒上坡的喘息聲。 
忽然間，大顆的雨點傾盆直下，坡下的牧人驚恐尖叫，牛羊受到驚嚇。雨來得太
快，霎時間風吹雲湧，森林寸寸撕裂，山谷裹住重霧，第一記閃電直劈而下，將大
地照亮。慌亂裡，馬群潰不成軍，韁裂腿斷，鬃在風裡絞成一團，商人馬失前蹄，
跌到樹下，樹被雷電劈成兩半，樹根把商人捲起來，扔進峽谷中。 
同一時候，杏仁樹神父在城裡徘徊，浮游飄蕩，有如瘋子，將孩童都嚇怕。最後他
到了珠寶商的門前，見到了在風雨中佇立的女奴，那時萬籟俱寂，兩人四目交接
，像久別的情侶，各自在對方的臉上愛撫。 
可是這一切很快就被粗暴的聲音切斷。人們以上帝及國王的名義將兩人拘捕。男
的罪名是軍閥，女的罪名是同謀，在劍與十字架的包圍中，杏仁樹一樣是紅鬚綠
裘，女奴的皮膚彷彿是金鑄。 
七月之後，兩人被判有罪，在市內廣場火焚。行刑前夕，杏仁樹神父在女奴的臂
上用指甲刺一艘小船。 
「托靈娜，」杏仁樹神父說：「有了刺青，無論妳有任何危險都可以逃出。我要使你
像我的精神這麼自由，不論在牆上、地上、空氣裡，隨時隨地，你都可以畫出這艘
小船，然後閉上眼睛，爬過去，就可啟程…….我的精神比忍冬花還要甜美，懷著
我的精神，可以躲到任何的地方去。」 
托靈娜女奴依言而行，她畫了小船，閉上眼，爬進去，船就開動。 
到了處決的那天，獄卒只在監房找到一棵萎頓的樹；零落的花瓣，猶自泛起一縷
淡紅的顏色。 
這篇小說是根據傳說改編的，阿斯杜里亞斯的文學美感非常好，他的許多小說都
是藝術品，氣質很高雅，這篇《捉放靈》可說是代表作。像這種魔幻小說，你一定
能在裡頭發現重大的意義，最起碼你一定知道這是一篇解放小說，寓意是何等等
重大。但我們也可以不管其寓意，單純視為傳說或神話小說來看，一樣是那麼精
彩。也可以說明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喜歡魔幻寫實小說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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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的類型 
我在1994年完成的小說《血色蝙蝠》也是魔幻寫實小說，她和我上述所舉的許多
小說不太一樣，是屬於宗教的魔幻寫實小說。 
坦白地說，我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的很喜歡魔幻寫實小說。我天生就不太喜歡
幻想的東西，像瓊瑤的愛情小說、金庸的武俠小說、乃至福爾摩斯探案小說都
不曾大大吸引過我，童話或寓言在我孩童時也很少看過，我的小說一開始就寫心
理分析﹝嬰孩﹞，之後就是寫實﹝打牛湳村﹞，再後就是社會預測﹝廢墟台灣﹞，魔幻寫實
是很晚才寫的，你不要看我寫魔幻寫實有板有眼，就以為我具有天生的想像力，
我其實沒有拉美小說家或是卡夫卡那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那種沒有根據的想
像我做不來，我也沒有膽量那樣瞎掰。可是我又為什麼能寫魔幻寫實小說？ 
原來，自從我1980年左右打坐、參禪以來到1994年共有14年的宗教生涯，累積了
許多無以言傳的宗教經驗，都是神秘體驗，這些神秘經驗絕對無法用寫實的筆法
將之表現出來，神秘的體驗總歸是神秘的，寫實技法難以勝任，我一直在想用什
麼方法可以把她們傳達出來，結果拉美的魔幻寫實小說在台灣流行起來，我買了
阿斯杜里亞斯、馬奎茲、波赫士的小說來看，覺得既然他們那麼大膽敢寫幻想不
實的東西，那麼宗教經驗起碼也比他們所寫真實，我為什麼不敢寫？因此我就把
宗教體驗都寫出來，想不到比一般的魔幻小說更玄奇。今天因為已經有許多人讀
了我的這類小說，很容易都說宋澤萊是一位魔幻小說家，但很少人可以分辨出來
《血色蝙蝠》和一般魔幻寫實小說不一樣的地方。 
我做一個明顯的比較，在座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新約聖經》的《啟示錄》那一部
份的文字，假若你閱讀過《啟示錄》，一定會知道《啟示錄》和馬奎茲、阿斯杜里亞
斯小說的差別，當中最大的差異是：《啟示錄》不是幻想的，而是聖徒約翰的宗教
經驗，是他「經驗到的景象」，不是幻想出來的，約翰再有想像力也想不出那麼繁
複的景象。而阿斯杜里亞斯和馬奎茲的小說則是想像出來的。 
我的《血色蝙蝠》的書寫條件比較靠近《啟示錄》，有時我不願意說《血色蝙蝠》是
魔幻寫實小說，我寧願說她是「異象小說」。 
我這麼說一定有一大堆的人仍不知道我說什麼，不過沒關係，等將來你對宗教有
經驗時，就會知道宗教經驗和想像本質上的不同。 
假如你要了解《血色蝙蝠》的門道而不是表面的熱鬧，你最起碼要略知三種宗教
經驗，我簡單陳述如下： 
    A. 佛教的禪宗開悟經驗：大家都略為知道，大乘佛教對台灣、中國、日本、韓
國、越南文化的重要性。這一支佛教有她很特別的地方，她標榜自己是佛教，也
的確有佛教的影子，但在過多的印度宗教教理和儀節的滲透下，她的實際是另一
種接近婆羅門教或混亂的吠陀經典教義式的宗教，並且經過千年以上吸收她傳
教區的各種地方神秘修煉，她能夠概含世界大部分的神秘教，能和各神秘教相通
，而她主要的體驗是禪宗的見性開悟經驗。禪宗的開悟體驗經驗繽紛不一，大抵
是一連串境界的展開，禪宗有所謂的「十牛圖」來印證這些體驗。但主要的是經驗
到一種所謂「宇宙本體」的東西。依我們理智的推論，假定說，這個宇宙內外，存
在著一種基本的「材料」，是構成宇宙時間、空間、萬物的基本要素，她瀰漫於宇
宙基底，不是說這種東西不同與我門眼前的萬物，而是說她和我們眼前的萬物是
不二的，萬物都是她所形成的，這種「東西」大而無外，細而無內，浸透一切的空
間與時間，是萬物的貯藏所也是萬物的歸宿處，同樣也是萬物的發源地和起始點
，這種「東西」，你可以在禪的開悟經驗中見證到，禪宗說這些見證到的人就是「聖
者」，管他叫做「祖師」「禪師」。世界上有這種經驗的人不少，佛經裡頭的《指月錄》
《景德傳燈錄》有一大堆這種人物，諸如慧能、趙州、臨濟、洞山、馬祖道一…….等
人，近代東西方的禪匠也很多，包括中國的來果禪師、虛雲和尚，日本的鈴木大
拙、安谷白雲都是。不是佛教徒而有這種經驗的人的也很多，包括中國歷史上的
老子、莊子；德國天主教的修士愛克哈特、猶太教徒史賓諾沙以及回教的蘇菲教
派、上古時代的諾斯替教的大師………這個經驗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可以使你
打破自我的侷限，經驗一個無所不包的大我。《血色蝙蝠》有一部份血了這種宗教
體驗。 
    B. 南洋佛教的「無我」體驗：這種經驗又叫做「涅槃經驗」「解脫經驗」「覺悟﹝佛﹞
驗」。其實是佛教的真正經驗，也是直傳2600年前釋迦牟尼佛的最重大的體驗，南
洋佛教就是流行在今天泰國、緬甸、斯里蘭卡這些國家的佛教。這種經驗是一種
完全消失了「我」這種感覺的經驗，甚至肉體都空化，不感到有肉體的感覺。不是
在昏迷中獲得的經驗，而是現在此時此地，你很清醒，精神狀態都很好的正常經
驗。我舉例來陳述這種經驗：比如你現在一定會覺得你有肉體，而且還覺得有一
個抽象的「我」住在你的肉裡，假如肉體是廟，「我」的感覺就是和尚，和尚住在廟
裡就是你的感覺。可使當有一天，你有了「無我」體驗，你要嘛就只剩身體而沒有
「我」的感覺；要嘛就是身體、我的感覺都不見了，自己當下被消滅無餘，不留絲毫
痕跡，宇宙仍然存在沒錯，就只有我和我的肉體消失了，你獨留宇宙給眾生，你
放棄了宇宙萬物，乾乾淨淨的消失，如霧被朝陽蒸融了，要覓一點點的「我」的蹤
跡了不可得。但是你並沒有死掉，你仍活著。這一個體驗打破心理學的一切理論
，凡是心理學，不論是佛洛伊德的、拉剛的……都最少需要有一個「我」，卻不知
道人也可以在「沒有我」的情況下存在。這就是佛祖不可思議的教法，也是很稀奇
的宗教體驗。有這種體驗的人也很多，大抵南洋佛教的大修行者都會有這個體驗
，這個經驗有什麼好處呢？就是使你可以卸下自我的負擔，泯除盲目的自我崇拜
，從此會設法避免處處以自我為中心，會尊重天然存在的道德律則。《血色蝙蝠》
也有一部份寫了這種體驗。 
    C. 基督教的「聖靈」經驗：提到基督教的信仰，現在人人都知道「因信得救」的道
理。那是因為宗教革命時馬丁路德重申教父們「因信稱義」的奧義所得的結果。同
時現在的教徒人人也會強調「重生悔改」的這些經驗。但我現在所說的「聖靈」經
驗超過這些基本的經驗。而是指與上帝的靈接觸的經驗，也就是耶穌生前所說他
回到天堂後要以聖靈這種形式再返人間與信徒接觸的那種「聖靈」經驗。不是說
你口中念念有詞的信，也不是你想像中的信，而是你可以用你的身體，你的感官
和聖靈接觸的一種信，就是耶穌仍站在你面前，祂伸出了他的手觸摸你的那種經
驗下的信仰。這種經驗在一般正統的基督教會內常常被排斥，因為有一些自認正
統的教派會認為這是被附魔的現象，他們也認為現在的時代和聖靈接觸是不可
能的。其實這種說法多少含有喪失基督教信心的成分，換句話說他們的信仰只是
形式而沒有實質，是可憐的。其實是不是真的接觸了聖靈很容易辨別，聖經裡有
靈恩現象的規範，並不是沒有準則，正確的聖靈經驗大抵帶給人的是有益而正面
的，應該是發現負面的、破壞的才說被邪靈附身也不遲，基督徒何必害怕聖靈！
聖靈的經驗是一種強烈經驗到基督教奧秘的現象，該人會忽然知道基督教的深
層道理，閱讀聖經時彷彿重溫他一度唸過的舊書一樣，該人會與神秘的基督教世
界聲氣相通，他敢於宣稱基督與天國的存在，並在那個神秘的世界得到許多的啟
示。這種信會成為堅信，這種洗禮就叫做「火的洗禮」。世界上有這種經驗的人很
多，聖經所記載的第一代的耶穌的門徒都是這種人，保羅、彼得都可以用聖靈幫
人治病，耶穌死後的第一個五旬節，成千上百的信徒都經驗到聖靈的洗禮，以及
當前的靈恩派的信徒散佈在亞非拉三州各地的教徒，都不乏有聖靈經驗，這個經
驗有什麼好處呢？他可以解決你對死後世界的疑慮，知道一個天國的存在，避免
了靈魂的虛無主義，開始學著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血色蝙蝠》也寫了不少這種神
蹟。 
上述這三種經驗，都會伴隨無數的神秘的奇蹟，也就是宗教上的超現實世界會現
身眼前，叫你大開眼界，有些奇蹟不是你可以用想像想到的。所以我說《血色蝙
蝠》不同於一般的魔幻寫實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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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類的生存是魔幻寫實的，而不是現實的 
在座的諸位，如果我現在勸你們去探索某一種宗教，你們一定會擺出很不以為然
的臉色，並且譏笑我是一個沒受過文明教育的人，因為近三百年來，理性教育已
經告訴我們，沒有什麼另一個世界可探尋，人死了一切化歸烏有，人的存在不過
是某些化學或物理學的存在，沒有什麼好懷疑。人是這麼簡單的存在嗎？我看不
然！ 
我們看看這個地球上，除了儒家文化圈的國家以外，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基督教
或者佛教或回教的信仰，也就是說地球上60億的人口，有信仰的人比沒有信仰的
人多，而且所謂沒有信仰的儒家文化圈的人也都生活在一種泛神論之中，大部分
的人都迷信占星術，或者是我們無以名之的詭異法術中，他們不是什麼都不信。 
為什麼？因為我們意識底層知道我們不是孤島式的存在。在我們生存的現實世
界外，被一個我們所不知的巨大海洋所包圍，許多的蛛絲馬跡都告訴我們，我們
人類被一種未知的力量、天運、未來所操縱，我們了解的現實只是比較明顯的一
塊可見的冰山，底下埋藏更大的一塊不可見的冰原，我們在世界上所以顯得焦
慮、孤寂、恐懼，正是因為我們對現實世界以外世界的無知，幾乎沒有人可以知
道他將來會怎樣，所以我們陷入了有限的、走一步算一步的境地裡。人們會找尋
一點點未知世界的蛛絲馬跡，設法抑止自己的恐懼和孤立。 
各位，並不是受更高教育的人就不迷信，就是當總統、行政院長、國會委員的人
一樣迷信，也不是玩股票的人就不迷信，更不是說要結婚的人就不迷信，相反的
，他們可能更加迷信，在還沒有選舉時或還沒有買股票時或還沒有結婚時，就可
能叫人為他算命，不是他喜歡迷信，而是他需要一點點對未來的蛛絲馬跡，以尋
求勝利的把握或失敗的安慰。因此這世界的人人一半生活在理智的世界，而另一
半生活在超現實的世界之中。只要你張開眼睛看看我們的社會裡，到處都有教
堂、修道院、廟宇、神壇、占星、卜卦、法術、預言術…….林林種種，你以為大家都
瘋了嗎？其實不是瘋了，是你的焦慮比他們少的緣故！ 
各位，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人存在的真相：300年前，理性主義以前，世界的
人類就是生活在一半現實一半超現實的世界，那時的人藉著降神術可以和靈魂
溝通，我們台灣的老一輩的人，可以叫紅姨、乩童喚來母親的靈魂，短暫和死去
的母親再見面，你可以問母親現在她生活在那個世界好不好，他正在做什麼，她
也會回答你他正在做什麼，她會告訴你他是否寒冷、溫暖、沮喪、積極，並要你注
意家裡的一些事情。親人去世就好像遷居到別的地方，我們可以和他們會面，相
隔只是那麼一線而已，好像死去的人沒有離開我們多遠，生死的界線很模糊，那
才是我們生存於世的真實樣態。即使現在的教育告訴我們不要迷信，但我們依然
迷信，因為生存本來就是如此！ ● 
4、回頭過來再談魔幻現實小說的寫作條件 
各位，魔幻的小說寫作其實並不困難，只要你有一些想像力即可。但要寫得出色
，恐怕要花一點心神。重要的還是你要有寫實的能力。 
我在最前面所舉的《綠龍的造訪》及《捉放靈》其實並不是魔幻寫實小說的好例子
，因為那兩則故事只有魔幻而沒有多少寫實，既然是魔幻寫實，也就標明了這一
種文學必須要有寫實的功力，雖然寫的是魔幻，也要用寫實的筆法寫。所以先要
訓練好你的寫實能力，再來寫魔幻寫實。 
當前我們可以看到的馬奎茲、阿斯杜里亞斯、卡爾維諾這些大師，雖然都是很善
魔幻寫作，但是他們的寫實能力都很高，卡夫卡的寫實能力更高，所以我禁不住
要提醒你，先在寫實小說下一番苦功吧，一段時間後，確定你的寫實能力沒問題
，再寫魔幻寫實。 
當你能寫出一篇水準以上的魔幻寫實小說時，你必定會受文壇受注目，因為在目
前的文壇上，除了情色小說以外，魔幻寫實小說是最能獲得讀者喜愛的小說種
類！ 
※相關研究論文－1 
有關災難、邪惡與救贖的一些唯物神學的思考－讀宋澤萊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

市》、《熱帶魔界》 
黃涵榆(Han-Yu Huang) 
《中外文學》201209，41：03 
  
摘要 
自八○年代以來，宋澤萊的小說慣用以魔幻寫實的手法，描繪神學與宗教意味濃

厚、深富政治與文化批判目的的災難與鬼神意／異象。即便到目前為止已有不少

這方面的評論，但大多欠缺較為完整連貫的理論架構，以統合處理小說中的神學

靈視、善惡爭鬥、集體行動與救贖希望。針對這些不足之處，本文將開展唯物神

學觀點來閱讀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與《熱帶魔界》。第一部分將對現有

的一些主要的研究進行評述，著眼於美學形式風格與激進的神學思考及政治文

化批判的密切關連，並指出不應以對號入座的方式視小說為作者「個人的」宗教

信仰歷程之無縫的對應與再現，甚至是套入藍綠、統獨、外來本土、台灣中國的

意識形態光譜。第二部分透過「歪像」(anamorphosis)的理路構築神學靈視的理

論基礎，要強調的是一種非主體中心論的、牽涉到身體的實質變異以及本體性斷

裂或失序的經驗（而非只是單純的觀點或認知的轉換），以此分析小說中有神學

靈視體驗的角色如何參與對抗邪惡與現實改造的行動。本文接下來將進一步藉

由謝林(F. W. J. von Schelling)哲學，鋪陳出紀傑克唯物神學的理路，著眼於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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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質世界有著激進極端關懷的神學的介入，而非通往超越性的域外或所有矛

盾衝突終告消解的空靈的、虛無的、亦是封閉的世界。本文以此理路分析小說中

邪惡的問題，並且「檢視」、而非「印證」小說中的神學經驗，開拓有別於對號入座

式的閱讀更寬廣深入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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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論文－2 
論文名稱: 政治小說，或宗教小說？論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的災難作為

末世預言 
研究生: 張淑惠／指導教授: 廖淑芳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5 
 
摘要 
向來以激進論述聞名的宋澤萊，於1994年完成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一般被

學界認為是他在原來的寫實筆法不足以應付台灣80年代後詭譎多變的政治，援

引拉美魔幻技法與現實結合的政治文本。 
然而《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真的是政治文本嗎？仔細考察宋澤萊14年來在宗教

上的領受，並比對《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靈異的部分在整個上下文脈絡所起的

作用，隱約可見一定的思想體系！也就是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背後有個宗

教思想架構──是屬於宗教的魔幻寫實小說，其言說的重點乃在宗教，特別是基

督宗教！如此便看到《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有：一個末世現象(災難)、一個末日

預言，及人、神、魔自創世以來的關係。 
故本論文首先以《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乃宗教小說為立論基礎，與前人研究進

行對話，然後以《聖經‧啟示錄》、《聖經》心理學的觀點切入《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

的災難異象，並以保羅神學為核心，參酌、比對宋澤萊的生平、宗教體驗以及他

在宗教領受上的相關論述來進行研究。以此展開本論文第二章作者生平與宗教

追尋之路，確立宋澤萊有意將14年來的宗教領受融入創作之中，使《血色蝙蝠降

臨的城市》不僅單純地反映政治現實與權力運作，更重要的是演繹靈界勢力與操

作手法，宗教意涵濃厚。 
第三章講末世災難。從考察宋澤萊「血色蝙蝠」的由來出發，找尋人魔結合變異的

因由，並說明《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中，撒但在人間擴張國度的三種手法。第四

章講神的救贖。揭示《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以〈啟示錄〉「第六印」及以利亞的再

來設計了「血色月亮──薛以利亞」的敘述架構，這架構直指神末日審判的來臨；神

不容許罪惡，既有末日審判，那麼人就必須在靈(聖靈)、魔之間選擇一個歸屬，故

本章以靈魔大戰與神國度的彰顯論神的救贖。 
最後第五章是結論──還它一個真相，再次說明《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的屬性、

本論文的學術價值與未竟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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